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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1：恩格思哈特（H. Tristram Engwlhardt, Jr.），范瑞平譯，《生命倫理學的基
礎》，（中國，長沙，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，一九九六年六月），頁二。 
註 2：牟宗三，《中國哲學十九講》，（台北，學生書局，一九八三年一○
月），第三講〈中國哲學之重點及先秦諸子之起源問題〉。 
註 3：參見蔡仁厚，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，（台北，學生書局，一九八八年八
月），頁一三：「至於孔子，乃反身上提而透顯形而上的仁義之心，予周文以超越
的解析與安立（據禮歸義，攝禮歸仁）——此之謂『攝事歸心』，是對『道之本
統』的再開發」。 
註 4：勞思光，《中國哲學史》，（台北，三民書局，一八一一年一月），頁一
四四致一四五。 
註 5：《孟子．公孫丑上》：「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，今乍見孺子將入於
井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。非所以內受於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，
非惡其聲而然也。」又《孟子．梁惠王》：「……臣聞之胡齕曰：王坐於堂上，有
牽牛而過堂下者。王見之曰：牛何之？對曰，將以釁鐘。王曰，舍之，吾不忍其骰
觫，若無罪而就死地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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